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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恩光口述 黄元明整理

我的父亲吴廷扬，1907年11月
18日，出生于南阳小乌石的一个普通
农民家庭。他从小聪明好学，先后就
读于武汉华中神学院和广州博济医学
堂。1.7米身高，儒雅大气，与人和
善。

父亲高中毕业，就留在温州艺文
中学担任语文教师，嗣后由学校保送
至武汉华中神学院。毕业回温后，在
温州城西教堂为牧师，是中华循道公
会温州宁波两教区《夏铎月刊》的创
刊人和主编。

当时在温的外国人较多，父亲英
文好，能说会写，在业余时间就免费
为这些外国人兼任翻译，在温人缘关
系甚好。同时，也时常跑去为温州专
员王思本当翻译，渐渐私人关系也较
为密切。

促成我父亲弃文从医的诱因，还
是从我身上开始的，我小时在腋窝下
生了一个“夹卵”（化脓性淋巴结
炎）。我这个“夹卵”就是“白累德
医院”创始人之一的白累德医生亲手
给我治疗的。因父亲也时常客串给白
累德当翻译，白累德对我家庭的变故
也比较清楚，他建议我父亲弃文从
医，并主动写推荐信给广州博济医学
堂。根据史料分析，我父亲在1946
年前已毕业回温，那么上医学院应该
是就读于中山医学院三校合并前的

“博济医学堂”“广东光华医学堂”
“广东公医学堂”其中之一。那时我
只有五六岁，我想应该是广州的博济
医学堂，因为博济医学堂也是外国传
教士创办的，与白累德医生有一定的
联系，我父亲自己又是教堂牧师。

父亲学医毕业三年后，原来的温
州城西教堂牧师之职已被鸠占鹊巢，
我家就迁徙至玉环县，父亲就职于玉
环医院名誉院长，每周坐诊一日，住
在与县政府城墙拼墙的耶稣堂里，教
堂与县政府之间是一条通道，通道门
口有士兵守卫和拒马横栏阻挡，拒马
横栏很简易，两头是三只脚的木马，
中间横一条碗口粗的硬木杠，我放学
回家很少走正门，不想与守卫打招
呼，就偷偷地从横杠下钻了过去，偶
尔被发现也没理我。

在玉环县城解放前夕，一位不速
之客匆匆来到了我家，父亲马上将其
藏匿在柴仓下的地窖里，慌乱中他随
身携带的一本用祭祀千张纸印刷的毛
泽东《论持久战》小册子掉在了柴仓
边，随后治安大队的大队长就带队进
入我家搜索，父亲表面镇定，其实怕
得要死，治安队长屏退士兵，手里拿
着地上捡到的《论持久》小册子，不
紧不慢地说：

“人就在你家里，我与你也是老
熟人，知道你与专员（指温州专员王
思本）的关系，今天如果在你家抓住
这个‘共匪’，他死你死，我也不好
交代。

解放军也快要渡江了，说不定不
远的将来我们就要变成匪了。

这样吧？待会，我把你家后门通
往码头这条路上的所有哨兵撤掉，你
亲自与此人一起坐三轮嘎咕走。”

我父亲什么都没说，他紧紧地握
了一下我父亲的手，就退出了我家。

我父亲就马上行动，给客人穿上
长衫，戴上夏士帽，我坐在客人的膝
盖上，父亲也与客人穿戴一样，雇了
一辆三轮嘎咕一起将客人送到码头。
父亲为客人单独雇了一只小船，望着
慢慢远去的小船，直至消失，父亲才
牵着我的手，如释重负地回到家。

大概一周后的一个夜里，解放玉
环县城的战斗就打响了。解放部队派
了一个班兵力来保护，我家紧挨县
府，枪战的子弹从我家的房子上撩
过，有的也打进屋里。他们叫我们全
家从二楼搬至一楼，躲藏在桌子底
下，桌子上面盖上被水浸泡的棉絮，
他们说这样就安全了，叫我们不要
怕。战斗时间不长，从叭叭啪啪激烈
的枪战声到砰砰的稀疏冷枪声，两三
个小时就结束了。

第二天一早，解放的部队载着战
利品就撤离了，县府里无人把守，这
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们几个小伙伴
如入无人之境，到处乱走，在一个房
间 （可能是武器库） 发现了好多手
雷，我们每个人在书包里都装了五六
个，来到一处较为偏僻城墙（城墙有

五六米高）上，下面是一条河，我们
就把书包里的手雷往下抛，有的炸响
了，有的没响。正在抛得起劲时，温
州专署的汽艇，拉着汽笛朝玉环而
来，大家纷纷在呼叫：“国民党部队
来啦！国民党部队来啦！”我们这几
个小伙伴赶紧抛完手雷，就跑回了
家。

不久，温州和平解放，国民党当
局从乐清县城撤退，中共工作组进
驻。

我父亲觉得都解放了，也可以回
老家乐清南阳小乌石村多分点田地
了。这一错误决定导致了我家三个月
的磨难期。

经土改工作队核实，我家有28
亩田地，按划地主成分标准，我家多
出2亩被划为小地主。本想多分点田
地，却被够格条件划成了“地主成
分”。父亲常念叨：“这是自己贪心惹
的祸，如不回来，留在玉环就好
了。”（我父亲说这话的原因是，因为
曾被我父亲施以救援的这位不速之
客，是游击侦察小队长贾国友，解放
玉环县城时派一个班兵力保护我家
的，就是此人。解放后是玉环县海山
乡第一任乡长。）

村里乡里的批斗会场场到场，又
无法行医贴补家庭，粮食问题是靠几
名亲房表兄弟、姑丈等来偷偷接济。
一般都是亲房表嫂、表姑利用黄昏、
晚间串门的机会，将大米或其他东西
装在裤兜或打绑在腰间，悄悄带到我
家，并传话：“放心！吃饱肯定能保
证，批斗少不了。”

我这几个亲戚也是在解放前参加
革命的地下党员，解放后都是村农会
和乡里的干部。在解放前夕最黑暗时
期，被翁碧如治安大队逼得无处藏
身，曾来过玉环在我家躲避过半个多
月。

开始五六天他们都没出去，在我
家吃白饭。时间一长，我妈就开始念
叨，叫我父亲想想办法给他们找点事
干干，这么多人坐吃山空，我们家也
受不了。

父亲苦思冥想，看看他们身材个
个高大，形象好，头脑灵活，其他短
工也不是那么好找。就寻思与警察局
局长打了个招呼，全都去警局给他们
当上了辅警。

但好景不长，有一天，警察局局
长碰上我父亲，与我父亲说，我看你
这几个亲戚像共产党，我不在时他们
凑在一起叽咕叽咕说些什么，一看到
我，就一轰而散。

我父亲说，不会吧？他们在家都
是种田的农民，我晚上问一下。

晚上，父亲就把警察局局长怀疑
他们是共产党的话重述了一遍，他们
却异口同声地说：“没有的事。”

第二天早上，这几个亲戚不声不
响，就不见了踪影。

事情的转折点是这样的，工作队
驻地收到了一个浙江省政府发过来邮
筒，约十几厘米长、直径5厘米的牛
皮纸邮筒，工作队长吴景澄也觉得好
奇，省政府给地主发什么邮筒呀！就
派两人将邮筒送到我家。当时我父亲
吓得颤抖，以为是对他这地主的判决
书到了，要被执行枪毙了。

我只是十几岁顽童，不知天高地
厚，就将邮筒打开了。一张由浙江省
人民政府卫生厅厅长洪式闾签名，盖
着浙江省卫生厅鲜红大印的吴廷扬执
业行医证书，映入大家的眼帘。我父
亲由悲转喜，激动不已。来人将我和
父亲带到村工作队办公楼，工作队长
接过吴廷扬的执业行医证书看后，当
场宣布，从今天开始，吴廷扬就不要
批斗了，是自由行医职业者。

第二天，天微微亮，我就陪父亲
从虹桥坐船来到县城，找到县人民政
府卫生科科长，人民医院院长蒋达
生，兼。他告诉我父亲，现在人民医
院人已满，没有位置，你就到虹桥或
南塘牵头办一个联合诊所。

我父亲选择了在南塘办一个联合
诊所。诊所租了防疫医生林正之的房
子，联合诊所有4人，我父亲担任所
长，还兼南塘镇干部学校文化教师。

据我所知，当时在乐清与我父亲
一起由浙江省卫生厅厅长洪式闾签发
执业行医证书的还有珠山医院汪朝
忠、虹桥医院翁建伯两位。这张证书
不仅救了我濒临精神崩溃的父亲，也
救了我的家。此情此事我终生难忘！

我的父亲我的家

■乐清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常权

亚太地区手工艺大师、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虞金顺，自入行以来，创作的方向两
手抓，既做传统题材的作品；也做现实题
材的作品，特别是红色主题和军旅题材。

他把这归结为自己的党员身份。虞
金顺是在部队里入的党。当年他接受保
家卫国的光荣任务。二十出头的虞金顺
和战友们火线入党，成了一名光荣的共
产党员。

复员回来后，虞金顺回到了曾经做
学徒过的乐清黄杨木雕厂，出道后担任
过乐清县艺术雕刻厂和乐清市象牙雕刻
厂党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的经历给了

虞金顺开阔视野的机会，他别出心裁创
作出了《攻关》《接班》《丰收舞》《大
寨人》等当代题材作品，而且均被浙江
省选送到美国、日本等国展出或收藏。

另外，虞金顺创作的《乐人间》乐
清黄杨木雕作品，被选入北京三十周年
国庆献礼。《抗洪之歌》由中国民间文
艺家协会主席亲自选送参加北京人民民
族文化宫六十周年国庆展览。作品被认
可，给了虞金顺有能力胜任时代题材作
品创作的自信和底气。

由于业务突出，成绩斐然，他又陆
续担任了温州市第九、十届人大代表，
温州市第十、十一次党代会代表，直到
当选为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

2012年，他还被文化部命名为第四批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黄杨木雕）代表
性传承人。还陆续获得了“中国工艺美
术大师”“亚太地区手工艺大师”“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等殊荣。

种种荣誉让虞金顺感到肩上沉甸甸
的责任，他想自己应该承担起为黄杨木
雕传承和创新的重任，一定要把中国最
好的元素、最好的故事和情节创作出
来，去打动广大观众，让观众通过他的
作品去感受这个伟大的时代。

“八一”到来，作为老党员、退伍
老兵的工艺美术大师，虞金顺选取了一
批精美的乐清黄杨木雕作品，献礼光荣
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峥嵘岁月何惧风流
——虞金顺精美黄杨木雕作品献礼“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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